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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引言 

 

 

 

香港自 1842年成為英國殖民地後，社會各方面的發展一直受到英國政府和文化

的影響，但據歷史資料顯示，英國於接管香港的初期，並未於教育方面大肆推行

改革和積極發展。除了政府和教會主辦的西式教育外，沿襲中國傳統教授方式和

文化的傳統學塾依然存在。   

 

1898年，英國「租借」新界，除了設立三間小型的英文小學外，並無任何參與。

直至 1914 年，由於要加強對全港學校的監管，才開始小規模資助新界部分學塾。

事實上，香港的首間傳統學塾力瀛書院，早於宋代成立1。傳統私塾教育於明清

時期更被新界各氏族視為其子弟考取功名的踏腳石。直至科舉制度的取消以後，

私塾教育的重要性才逐漸減弱。 

 

                                                       
1王齊樂(1982):  香港中文教育史，頁 33。香港：波文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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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香港的教育制度，可說是結合了中國傳統文化和英式教育特色而成的。在香

港教育研究的層面來說，一般著重研究 1950 年代以後的香港教育制度和課程發

展，對香港開埠前和殖民政府初期的傳統學塾教育的研究有限。 

 

雖然現時傳統學塾在香港已經沒落，但傳統學塾教育在香港教育發展的演變過程

中扮演了重要的角色。特別是新界，很多歷史悠久的小學，其實經歷過學塾、鄉

村小學和現代化小學的三個階段。因此，本報告希望透過探討當年傳統學塾教育

的實況，從而找出傳統學塾教育與現今的教育的關係。 

 

 

1.1 圖片闡述 

 

圖中是一間典型中國傳統學塾的上課情況，大會提供的文字，是「傳統中國私塾」。

學塾，又稱私塾或「卜卜齋」。圖中所見的男性，留有長辮，應該拍攝於 1911

年以前的清代。當中有一位年長、架眼鏡的男子坐在一張有扶手的大椅子上，面

前有一張大桌子，椅桌皆有雕花；他側面和前面共有七位男孩，年紀由幾歲至十

幾歲不等，男孩子坐在簡陋的板凳和小桌子前。如果結合標題，以中國人長幼有

序的觀念，由年紀和使用家具的規格來看，他們的關係是老師和學生。 

 

和我們現在的上課情況相比，圖中的教室較狹小，除了書本之外，並沒有黑板等

教具。由於學生身高參差，我們估計學生的年齡應該有頗大的差距。跟現今教室

座位排列不同，圖中的學生上課時並不是面向老師，反之，老師和學生們是面向

一幅全身直立畫像，我們估計畫像應是孔子的畫像。老師則坐在學堂後方，監察

學生朗讀課文；而學堂的牆壁則掛了字畫和對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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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方法 

 

香港的中國傳統學塾在上世紀三十年代逐漸消失，曾經在學塾上學的人如果仍然

在世，也已經是八、九十歲的老人家，如果從訪問入手，似乎並不可行。幸好，

在資料搜集的過程中，我們在香港中文大學的圖書館裡，搜尋到八十年代初由香

港中文大學東亞研究中心進行的口述歷史計劃，該計劃由當年聯合書院的師生在

新界東進行大規模的口述歷史訪問，訪問對象是一群由五十至八十歲的村民，受

訪者講及的內容廣泛。我們在目錄裡搜尋了數十份談及當年就讀私塾實況的訪問

記錄加以研究，當中我們選取了由 1900年代至 1920 年代入學的受訪者的訪問記

錄作重點分析。這些訪問雖然不是由我們進行，但記錄員依受訪者的說話作記錄，

並未加上個人的意見和分析，故此可視作珍貴的第一手資料。在政府檔案方面，

我們從 1914年出版的政府年報 Administrative Report for the Year of 1913，找到一

份政府首次對新界教育進行的調查報告，亦有助我們對上世紀初新界學塾有更全

面的了解。 

 

組員把相關資料影印，方便研究時再逐一細閱  我們到香港中文大學圖書館找尋資料時的情況     

 

在二手資料方面，王齊樂的《香港中文教育史》和香港區域市政局出版的《教不

倦，新界傳統教育的蛻變》，對香港傳統學塾有深入討論，我們將兩書和訪問資

料相互印證和比較，令我們對新界學塾有更深入的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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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章節簡介 

 

本報告將分為四個部分：在第二章，鑑於香港傳統學塾沿於中國，我們會探究一

下中國傳統學塾的沿革、教育的目的和課程與運作；在第三章，我們會探究一下

新界傳統學塾的前代發展，和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後的教育發展；在第四章，我

們會深入探究上世紀初新界的學塾教育，了解其課程、師資、禮儀與紀律等內容，

並分析傳統學塾沒落的原因；第五章則是本報告的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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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中國傳統學塾 

學塾又稱私塾，即指非官方，由私人團體或個人收生錄徒，傳授學業的教育機構。

始自春秋時期的孔子1。在本章，我們會討論中國傳統學塾的發展、目的和功能、

課程與運作。 

 

 

2.1中國傳統學塾的發展 

 

春秋戰國時期，王室日衰，戰爭不斷，「禮崩樂壞」，文化教育亦發生變化：官學

衰落、私學興起。春秋時期，私塾非常蓬勃，私人講學之風甚盛，私塾遍及各地。

孔子首倡「有教無類」，擴大教育對象。其學生如墨子、子思、孟軻也有聚徒講

學。所以戰國後期，私塾就更繁盛了。孔子「有教無類」的思想打破官學壟斷，

為學塾立下基礎2。秦始皇採納李斯之建議，頒布「挾書令」，並禁止私塾，要求

士人「以吏為師」，由政府統一實施教育，私塾衰落3。及至漢武帝實行「罷黜百

家，獨專儒術」的政策指導下，不論漢代的私塾，或是官學，都有空前之發展。 

至唐代，私塾的教育目的和官學一樣，不是為了獲得高深的學識和技能，而是在

於追求功名，競逐利祿，故唐代私塾發展蓬勃4。宋代的私塾大體分為兩類，分

別是蒙學和經館。蒙學的目的是以啟蒙、識字和學習基本知識；經館是在蒙學的

基礎上，重點是學習儒家經典、理學，準備參加科舉考試。兩類私塾多數統一於

一校之內。及後，宋代出現書院，象徵私塾學校化、組織化，不再以講學形式教

授5。 

 

 

                                                       
1  高明士(2004)  ：中國教育史，頁 103。台北：國立台灣大學 
2  同上，頁 103。 
3  王炳照(2002)  ：簡明中國教育史，頁 71。北京：北京師範大學 
4  同註 1，  頁 106。   
5  周愚文(2001)  ：中國教育史綱，頁 245。台北：中正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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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國學塾教育的目的 

 

自宋代起，學塾分為蒙學和經館，有能力接受經館教育，考取功名的學子始終是

少數，更多的，是接受啟蒙教育，學習基本知識，準備投身社會的學子。王齊樂

認為過去封建社會的啟蒙教育，其內容大概圍繞著三個基本目標，作為教育中心：

第一是以識字為中心；第二是以普通的知識教育為中心，使兒童可以學習一些生

活上必要的常識；第三是以封建思想教育為中心，使兒童及早養成在封建社會中

做一個安份守紀的順民、做一個忠臣，或者是一個孝子6。 

 

 

2.3  傳統學塾的課程與運作 

 

先秦時期，孔子以詩書樂禮教人，弟子約三千人，門下分為德行、言語、政事、

文學四科7。漢代學塾課程有蒙學，第一階段學生讀字書，字書有三、四、七字

為句，如史游的《急就篇》8，「急就」解有不認識的字，緩急都可就求而之。它

是由章句組成，用韻語把常用的字匯編在一起，用來學習識字。第二階段學習《論

語》、《孝經》，學習如何做人。學習完第二階段，可在社會上謀職。假如想繼續

深造，可進太學攻讀儒經9。魏晉南北朝時期，講學內容主要是儒家經學，亦包

括新內容，如玄學和科技等10。 

 

魏晉南北朝時期的啟蒙課本，是梁武帝時周興嗣撰寫《千字文》，全文千字，每

句四字，成文葉韻，而且係對偶句。以「天地玄黃，宇宙洪荒」開首。是以認字

                                                       
6  王齊樂(1982):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頁 182。香港：波文書局。 
7  周愚文(2001)  ：中國教育史綱，頁 237。台北：中正書局 
8  高明士(2004)  ：中國教育史，頁 121。台北：國立台灣大學 
9  王炳照(2002)  ：簡明中國教育史，頁 81。北京：北京師範大學 
10周愚文(2001)  ：中國教育史綱，頁 241。台北：中正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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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的啟蒙課本11。隋唐五代的啟蒙教材內容以宣揚倫理說教和傳授歷史知識為

主，識字已退居次要地位。唐中葉後，在北方廣泛流傳的啟蒙教材是《太公家教》。

內容以規勸人們接受封建倫常為主。唐代學塾教材，以經史、文選、詩文為主，

以《孝經》、《論語》、《莊老》、《國語》、《尚書》、《離騷》等為輔12。 

 

宋、元的學塾一般不採用班級制，教師個別授教，進度不一，因材施教。學塾訂

有嚴格罰則，除罰站、跪外，還會使用戒尺「打手心」、「笞臀」等體罰。當時所

使用的啟蒙教材是《三字經》，文字簡潔，善於概括，在不長的篇幅容納大量知

識和道德說教。三字一句，短而諧協成韻，易於記誦，是最為流傳之啟蒙教材13。 

                                                       
11  王炳照(2002)  ：簡明中國教育史，頁 103。北京：北京師範大學 
12  高明士(2004)  ：中國教育史，頁 123。台北：國立台灣大學 
13  王炳照(2002)  ：簡明中國教育史，頁 185‐187。北京：北京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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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香港傳統學塾 

學塾的設立，目的在於培育人才。香港雖然地處中國邊沿，與中原相距極遠，卻

人才濟濟，在古代經已「孕育」出不少人才，例如鄧與璋、鄧晃、廖汝翼、廖有

執等人，皆是中舉的本地人。本章將探討香港教育在新界、香港島的發展，並一

同見證香港教育的進步及時代的變遷。 

 

 

3.1以新界學塾為中心的香港前代學塾發展 

 

在現代人的概念中，香港的中心是中環，這是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後的發展；在

英國人踏足香港以前，新界才是香港的教育中心。香港最早的教育組織，是鄧符

協創立的力瀛書院。鄧符協為江西吉水人，宋神宗熙寧二年(1069年)進士，曾授

承務郎，任廣東陽春縣令。根據鄧伯裘於 1925年在錦田吉慶圍鐵門右方所立的

埤文所指，他到達廣東後，深喜廣東風土優美，因此當他退休後，於 1102年至

1106年間，移居東莞縣桂角山下的錦田村1。鄧符協自崇寧年間到這裡定居後，

即開闢地方，設置田園，建築廬墓，創基立業。 

 

清朝學子為應試科舉的文章習作。於香港歷史博物館

自行拍攝。 

學塾其中一個功能是為科舉考試作準備。於香港歷史

博物館自行拍攝。 

                                                 
1宋朝時，香港屬東莞縣轄。王齊樂(1982):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頁 33。香港：波文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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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符協好學力行，為了教育自己的子侄，他便於 1106年至 1110年其間，在錦田

桂角山下建了一間力瀛書院。錦田《鄧氏師儉堂家譜‧四世祖符協公家傳按語》

中記載：「公性篤學，好交賢士。解任後，築室桂角山下，創力瀛書齋，建書樓，

讀書講學，置客館、書田於里中及郭北。修橋樑，發膏火，以資養四方來學之士。

樂育英才，多所造就。2」由此可見他為了教育，廣置書籍，聚友講學；而且還置

書田、客館，以方便四方的來學人士。鄧符協除了捐資興學、親自教授後輩外，

還廣結四方文士到來講學。由於鄧符協的努力興學，致使當時錦田區的文風大

盛，成為當時新界地區文化和教育的中心。今日錦田的南北二圍，即為鄧符協所

創建。他的子孫，自此也由錦田而開技散葉，綿延擴展，世居錦田、龍躍頭、大

埔、屏山、元朗、廈村等處，推為望族3。 

 

力瀛書院雖然不復存在，但鄧族在清代設立了周王二公書院和二帝書院，為子弟提供教育。自行拍攝。

 

及至清代，香港所屬的新安縣，具有規模及聲譽的書院，有寶安城東門外的寶安

書院、寶安城西五通街的文岡書院、寶安城南和陽街的鳳岡書院等幾間4。現在的

新界，在清代較為偏僻，所建立學舍的規模，自然比不上縣城著名的書院來得大，

但在學舍的設立、教育風氣之盛，比起其他地區，也並不遜色。現時還遺留下來

的舊學舍，著名的有錦田區的周王二公書院、二帝書院；大埔區的敬羅家塾、藝

                                                 
2  王齊樂(1982):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頁 34。香港：波文書局。 
3  同上，頁 33。 
4  同上，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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浣堂、善慶書室、正倫書室；上水區的萬石堂、沙頭角區的鏡蓉書屋等，可見本

港前代的教育中，新界區內的文物與教育頗為昌盛5。 

大埔敬羅家塾。自行拍攝。  「育苗化雨」牌匾顯示敬羅家塾具教育功能。自行

拍攝。 

 

 

3.2以港島為香港中心的香港近代學塾發展   

 

隨著英國人佔據香港，他們以中環為香港的政治和經濟中心，香港的教育發展也

漸漸由新界為中心，轉移到以香港島為中心。香港島上早期的教育，都是由志願

團體和熱心人士努力而建立。在那個時候，香港教育一直受到兩種不同的傳統影

響：中國傳統及英國傳統。 

 

自從成為英國的殖民地以後，百多年來在英國的統治下，使香港教育在安定的社

會中自由發展起來。在這百多年中，中國大陸屢次發生的紛爭，不但不妨礙香港，

反而助長了香港社會的繁榮和教育的發達。同時，這個地方也成為了中國文化人

士及知識分子的一個避難所，如太平天國運動、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及抗日戰爭

等，令中國內地許多富貴人家和知識分子逃到香港避難，造就了香港教育發展的

成功之路6。 

                                                 
5  王齊樂(1982):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頁 43‐52。香港：波文書局。 
6  同上，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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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年 1 月 26日，英國已實際佔領了香港島，至 5月 15日，當時估計島上的總

人口已由二千增至七千四百五十人。在開埠初年，普通中國人在港島的工作，大

致以捕魚、打石、築路、做小買賣及一般苦力工作居多。在七千四百五十位居民

中，男性的成年人比女性的成年人多，而兒童的數目一定不大，十歲左右的學齡

兒童也就更少了。1854年太平天國運動事起，廣東各地人民為了避難，紛紛逃入

港島。因此香港的人口也隨之大為增加。由於香港島上的人口越來越多，教育的

需求日增，港島的教育工作便漸漸開展起來7。 

 

中國傳統學塾很早便在港島上建立起來了。1844年香港政府第一次公佈本港學校

數字時，提及到港島上已有七間中國傳統中文學塾。在這些學塾裡，學生們直接

向塾師繳交學費。而教育的主要內容只局限於背誦中文經典，和講述孔子及古代

聖賢的道理。1845 年，港島的中文學塾增至八間，其中兩間由外國人士所支持，

全部都是設在非常簡陋的屋舍中。華民政務司(Chinese Secretary)  郭士立(Charles 

Gutzlaff)  便向政府提議每個月給予每間學塾十元的資助，以使中國人對港府充滿

感激之心。理雅各博士也提議政府應設立一間免費學校供中國學童就讀。爹核士

總督(Sir John F. Davis)  把這些提議轉呈英國政府處理。而英國殖民政府對這事也

表示同情，不過就認為必須詳細考慮清楚才可作定奪8。當時，恰巧英國教育制度

本身亦因為分配津貼給各宗派學校的問題，而充滿了宗教的爭論和派系的互相妒

忌。殖民地部常務次長史提芬爵士(Sir James Stephen)  認為在殖民地教育方面，

教會團體是最有效能和最不可缺少的幫助者。他向英國各教會團體提出徵詢，有

關他們對香港教育的計劃，但到了 1846年仍沒有得到明顯的表示，這時史提芬

爵士認為對於公共教育的援助是不容忽視的，便同意了香港對資助的請求，對三

間學塾：一間在維多利亞城，一間在赤柱，一間在香港仔，由 1847 年 8月起，

                                                 
7  王齊樂(1982):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頁 76。香港：波文書局。 
8  同上，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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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間每月資助十元的費用9。 

 

1854至 1859年，鮑寧爵士令香港學塾教育有著很大的發展。鮑寧爵士代替了般

咸爵士成為香港總督，他是一位有思想而沒有偏見，又熱心發展教育事業的人。

他在 1854 年寫回英國的文件中提到：「這是十分令人吃驚的，一項撥給警察的費

用是八千六百二十英鎊……比對之下，給與人民教育的開支，卻只有一百二十英

鎊。」可見當時港府對華人教育的不重視。當時五間政府辦理的學塾，只能容納

一百五十人，但香港兒童數目卻超過八千八百人。學童沒有合適的校舍，又沒有

適合的教師及管理。有見及此，鮑寧總督就將那些由政府資助的學塾，全部交由

政府直接辨理。這時，政府管理下的學塾，已不再是資助性質，而是由政府直接

主辦的「皇家書館」(government schools)了。這些書館，當時稱為「皇家書館」、

「皇家館」、「國家義學」、或「政府書館」，是本港歷史上最早的「官立學校」10。

1855年，皇家書館共有十間，學童總數為四百人11。及至 1856年 5月，學童人

數已增至六百七十五名了。由 1854年至 1859年，領取政府補貼費的書館數目，

由五間增至十九間；學生人數也由一百零二人增至八百七十三名男生和六十四名

女生；每年教育經費亦由一百二十五英鎊增至一千二百英鎊12。從以上來看，這

是香港公眾教育發展中的第一次大躍進。政府憲報中，更公開通知學童家長，說

明政府已在港島設有免費義學，內有初級中文、中國經典及地理等科目，還有英

語一科，由合格教師教授。學童每月除交堂費兩個銅仙外，毋須再交任何費用13。 

 

除了政府興辦的「皇家書館」之外，民間亦有不少塾館式教育。其模式可分為兩

類：第一類為程度較高的、規模較大的，稱為書院；第二類為程度較低的、規模

                                                 
9    王齊樂(1982):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頁 80‐81。香港：波文書局。 
10  同上，頁 110。 
11  同上，頁 110。 
12  同上，頁 111。 
13  同上，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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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小的，稱為書塾、書館、家塾、私塾、義學等14。當時教師設館教學，都用自

己的名字為塾名，稱為「某某學塾」；或用教師的姓氏命名，姓李的稱為「李館」，

姓張的則稱為「張館」15。比起「皇家書館」的學舍環境，一般用以開設學塾的

學舍就簡陋得多。有的只有一個房間、兩層樓宇。而書塾內的學童人數普通並不

多，由一名至數十名不等，很少超過百名以上16。 

 

二十世紀初期，香港的塾館教育盛極一時。除了一些華人團體或一家一姓所開辦

的塾館之外，還有憑個人聲望在本港設館教書的，為數亦不少。這些在本港教學

的教師，在當時來說，有些是失意的文人，有些是不第秀才，更有些是逃亡的政

客，不一而足17。雖然當時一般學塾中，聲譽卓著的塾師為數不少。不過，若要

談對教育方面貢獻之大，影響之廣，而為後世所推崇的，則以平民教育家陳子褒

老師最為著名18。 

 

陳子褒，廣東新會外海人，生於清同治元年 1862年 3月 11日，光緒十九年(1893

年)鄉試中舉，和南海康有為同科，且名列康有為之前19。陳子褒從日本回到中國

後，在澳門設學。1918 年陳子褒由澳門遷校香港，設子褒學塾於堅道三十一號，

後來又設女校於般含道二十五號。男女學生人數有二三百人，是當時本港最具規

模的學塾20。據 1921 年的《子褒學校年報》所記載，子褒學校有教員共二十名，

其中亦與「皇家書館」一樣有教師教授地理、英文等科，如盧戒之教授英文，黎

少壁教授算學、地理、物理、唱歌21。可見子褒學校的科目較舊時學塾更為多元

化。除了陳子褒外，當時香港亦有不少著名的塾師開辦學塾，如何恭第所辦的恭

                                                 
14  王齊樂(1982):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頁 177。香港：波文書局。 
15  同上，頁 177。 
16  同上，頁 177‐178。 
17  同上，頁 193。 
18  同上，頁 193。 
19  同上，頁 193。 
20  同上，頁 196。 
21  同上，頁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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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學塾22、盧湘父所辦的湘父中學23、陳慶保所辦的慶保中學等24。可見當時民間

教育之興盛。 

 

 

3.3香港早期西式教育的發展 

 

香港早期西式的教育，教會佔著不可或缺的角色，香港早期設立的教會學校，對

香港後來的教育事途，影響很大，貢獻也很多。而最先在香港島上興辦學校的基

督教團體，是馬禮遜教育協會。 

 

英國正式統治香港後，馬禮遜教育協會董事會會長顛地(Lancelot Dent)於 1842 年

2月 21日，寫了一封信呈給香港總督砵甸乍爵士(Sir Henry Pottinger)，要求港府

撥地讓協會在香港興辦教育。砵甸乍爵士答應協助，1843年 4月 7 日，馬禮遜書

院正式開設英文部，而學生對於中文的學習仍然保留。英文部由勃朗先生親自任

教，中文部則由本地一位中國老師任教。1843年 11月，馬禮遜書院的全部工程

完成，是香港島上一所規模最大，聲譽最隆的學府，申請入學的學生數目頗多25。 

 

早期香港的教育發展，其中一個特色，是女子也能入學讀書。1842 年 3月，叔末

士牧師(Rev. John Lewis Shuck)與夫人來港傳教。當他們創立浸信會禮拜堂，開設

女塾的時候，美國浸信會又派包爾博士(Dr. Dyer Ball)夫婦來港傳教。不久，叔牧

師夫婦所辦的塾館學童人數激增，由十五人增至五十人。為了容納更多學童，叔

夫人決定再建一所學校，名為浸信會書館。浸信會書館有男生二十人，女生六人，

                                                 
22  王齊樂(1982):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頁 205‐206。   
23  同上，頁 207‐210。   
24  同上，頁 210‐211。   
25  同上，頁 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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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均接受中、英文教育26。 

 

而專為女學童而設的女子書院，亦跟著成立。馬禮遜博士在 1818年於馬六甲創

立的英華書院，至 1840年由倫敦傳道會牧師理雅各博士接掌校務，1843年英華

書院由馬六甲遷校香港。及至 1846年，倫敦傳道會更創辦了一所女校，名為英

華女學，而創辦人為理雅各夫人，與理雅各博士只收男生的英華書院，堪稱兄妹

書館。值得表揚的是，理雅各夫人那時竟然在香港提倡女學，其目光的遠大與信

心的堅強，實在令人佩服。女學開始時，只有學生七名，於 1850 年增至十三名，

校內學科均有中、英文27。 

 

當時除了教會辦的學校外，亦有政府辦的學校，例如歷史悠久的皇仁書院。皇仁

書院是香港一間最古老的官立學校，1862年創立，是香港首間集中英文教學於一

身的中學28。當時皇仁書院被稱為中央書院(The Government Central College)，位

於中環歌賦街。1884 年，中央書院遷址，新址位於鴨巴甸街及荷里活道之間。其

後，中央書院改名為維多利亞書院(Victoria College)。1894年，政府將維多利亞書

院改名為皇仁書院(Queen’s College)。當時的皇仁書院科目種類繁多，例如有算

術、語文、語法等29。 

 

雖然西式教育在香港開埠初期即蓬勃發展，但依然有很多華人將子女送到傳統學

塾就學。當時本港一般的華人都喜歡將孩子送到塾館中學習，因為塾館式的教

育，兒童可以隨意就讀，而塾館的教師也可以遷就家長的不同要求，比起新式學

校繁瑣的規條簡單和稱心得多，這也是學塾在西式的挑戰下，依然能夠在香港蓬

勃發展的原因。 

                                                 
26  王齊樂(1982):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頁 92‐93。香港：波文書局。 
27  同上，頁 95。 
28  皇仁書院校網 http://qc.edu.hk/，“About QC, School History”。   
2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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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二十世紀初新界學塾 

 

 

4.1二十世紀初新界學塾概況 

 

1898年英國租借新界，但對新界的學塾全不過問。直至 1910年代，政府鑑於辛

亥革命後，不少由內地來港知識分子興辦中文學堂，與中國關係密切，並宣揚革

命思想，故通過 1913 年教育條例，監管全港學校1。 

 

為了實施有關條例，政府考慮資助新界學塾，故此在 1913年借調庇理羅士女子

中學高級中文教師宋學鵬，於新界區進行了半年的調查工作，他提交的報告，是

現存有關新界學塾的最具體文件，亦反映政府對傳統中國教育的評價。當時，教

育署長指出，在 1913 年以前，政府除了在大埔、元朗及長洲設立了三間小型英

語學校外，對新界教育毫無參與。他根據 1911年的人口普查，指出新界及離島

居民共 80,622人，五至十五歲之間的人口共 17,623人；但據宋學鵬的統計，新

界共有學塾 260間，學生人數 3,223人，故此入學率是總人口的百分之四，比千

里達和多巴哥等中美洲英國殖民地的百分之八還低2。 

 

 

 

 

 

 

政府最先在新界元朗、大埔和長洲建立三間小型英

文小學，元朗的一間原址，便是位於凹頭的元朗官

立小學舊校舍。自行拍攝。 

                                                       
1  見潘淑華(2008) ：大埔教育‐‐‐‐從鄉村師範的建立到鄉村學校的消失，頁 213，載廖迪生編《大

埔傳統與文物》。香港：大埔區議會 
2  Director of Education (1914): Report of the Director of Education for the Year 1913, pp.N13‐14, in 
Administrative Report 1913.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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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學鵬對新界學塾的評價甚為負面。他指那些學塾只是一間普通民居房間，房間

本身又黑又髒；那些塾師視教師這個職業為副業，他們通常是江湖郎中或是風水

師；在學期初，老師的薪酬並不確定，直到農曆四、五月，如果學生出席人數多，

老師就能得到更多薪酬。學生平均學費金額為每年五元，他們還要支付堂費，購

買以供塾師使用的茶葉，煙草和燃料；一些學生要額外支付老師的食物開支。學

費有很大的不同：初學者支付的學費遠遠低於高年級學生。根據調查，大部分老

師全年薪酬超過一百元，但大部分學生不會支付全部學費。他在農曆正月初五探

訪學校，部分老師向他投訴上年的學費還未完全收齊。在教學效能方面，宋學鵬

指那些塾師不能使用現代教學方法教授知識。學生在學校七年也不能解釋「子」

字的意思；學生亦不會向老師說早晨，有訪客到訪或者回答老師問題時，也不會

站立起來；當男孩們以粗言互相辱罵時，老師不會制止或懲處。宋學鵬指那些塾

師並非全無救藥，建議政府對當中五十間學塾每年資助六十元3。 

 

 

4.2以儒家為中心的教育 

 

在大會提供的圖片中，學生面對著孔子的畫像上課，因為當時私塾教育的內容是

以儒家思想為中心，故此尊崇孔子。我們在口述歷史中不難發現，在新界私塾的

禮儀中，都是圍繞著尊崇孔子的中心思想。大圍韋先生於清末入學，在開學第一

天的儀式裡，家人購備雞和蔥拜孔子，有趣的是，家人在清晨四時背著他回校，

並用一塊布蓋著頭，以防被那些「四眼婆」看見，到了學校便要由家人將那塊布

掀起4。在這個開學儀式裡，反映了當時民間趨吉避凶的信仰，蔥代表「聰明」；

「四眼婆」則是孕婦，代表不吉利。在入學的儀式中，塾師帶領學生叩拜孔子像，

學生會預備水果，喜糕、三牲、香燭，蔥，雞及猪肉等來拜祭孔子，然後向老師

                                                       
3  Director of Education (1914): Report of the Director of Education for the Year 1913, pp.N14‐16, in 
Administrative Report 1913.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4徐麗儀(1981 b)：大圍韋志祥訪問記錄。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口述歷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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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禮，塾師繼而執著學生的手描開紅筆5。開學儀式講求長幼有序和意頭，1924

年出生的余季皋先生父親在家中延請塾師教育兒子，他五歲開學時，家人特別為

他穿上鮮黃色的織錦長袍和馬褂，頭戴紅纓黑帽。典禮上有一套木桌椅，桌上整

齊地擺放著簇新的筆、墨、硯。椅上則放了一塊剛蒸好的糯米糕。家人將他抱起

放在糯米糕上，他的父親穿著深藍色的長袍，道貌岸然地坐在他身旁，把毛筆放

在他的手，然後執著他的手用筆在紙上寫上他的名字。之後，余先生的父親問他：

「你的書在那裡？」他就高聲將早前大人教他的答案回答：「（書）在肚子裡！」。

坐在糯米糕上寓意一開始求學就黏在椅子上，養成勤學的習慣。而「書在肚子裡」

的意思就是滿腹經綸6。 

 

   

學生於入學儀式準備用以拜孔子的祭品。圖片來源: 

攝自香港歷史博物館。 

學生入學時的拜孔儀式，壁上掛著孔子畫像。

圖片來源:  攝自香港歷史博物館。 

 

孔誕亦是私塾的重要日子，南丫闕先生約於 1920年代初入學，他說孔誕是學校

的假期，村中父老會集資買猪肉拜祭孔子，儀式由老師主持，學生無須拜祭，他

指出孔誕是給學生、老師和父老聚首一堂的機會7，具有聯誼性質。 

 

 

                                                       
5香港區域市政局(1995)：教不倦，新界傳統教育的蛻變，頁 45。香港：香港區域市政局 
6陸鴻基(2003)：從榕樹下到電腦前－香港教育的故事，頁 80‐81。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 
7鄧燦耀(1981 a)：南丫闕保陞訪問記錄。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口述歷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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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新舊交替中的課程 

 

學童在學塾學習甚麼呢？大圍韋先生於清末入學，他讀的是《四書》、《三字經》、

《千字文》，最後是《易經》8；布袋澳劉伯於宣統三年入學，他唸的是《三字經》、

《千字文》和《大學》、《中庸》9。上水圍廖團耀先生 1914年入學，當時除了讀

書和背景外，在「中午課程」要作對聯，寫信扎，學筆算等10。宋代學塾有蒙學

和經館之分，分別是啟蒙和預備科舉考試，但在以上的例子中，課程有啟蒙、有

經學和作對，其實整個課程是互相聯連。陸鴻基指出學童第一個學習階段是誦讀

三本「紅皮書」，分別是《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合稱《三、百、千》，

目的是認字。第二階段是學習儒家典籍的《四書》、《五經》。《四書》分別是《論

語》、《孟子》、《大學》、《中庸》；《五經》分別為《詩經》、《書經》、《易經》、《周

禮》、《春秋》。清代的學生要將全書一字不漏的記誦下來，主要原因是因為《四

書》、《五經》是科舉考試的基礎，當中的句子是八股文的試題。應考的士人，都

要能倒背如流，才能辨認考試題目的出處。若錯認題目出處，或考試寫作的文章

內容與經書的義理有偏差，考試一定不及格。之後就要學習做對聯，因為八股文

就的題目是圍繞著《四書》、《五經》，考生根據題目作八對長對聯11，所以課程

中有作對。從以上的課程，可見當時的教育目的是為了應付科舉，由於學童可以

根據天資和家境隨時退學，在社會謀生；亦可繼續學業考取功名。故此，學塾的

課程便涵蓋啟蒙、經學和作對。 

 

在香港中文大學口述歷史計劃的訪問記錄中，不難看到私塾的課程在 1920年代

前後，是新舊兩種模式交替的時候。在 1920 年代入學的，很多都在舊學的基礎

課程中加入新元素。黃泥頭鄭富源先生在 1914年入學，他既讀《先進》、《孟子》

                                                       
8徐麗儀(1981 b)：大圍韋志祥訪問記錄。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口述歷史計劃 
9鄧燦耀(1981 b)；布袋澳劉伯訪問記錄。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口述歷史計劃 
10李麗梅(1981)：上水圍廖團耀訪問記錄。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口述歷史計劃 
11陸鴻基(2003)：從榕樹下到電腦前－香港教育的故事，頁 14‐15。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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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四書》，但也讀認字的中文課本，他還記得其中一課教「人手足刀尺」，他指

這是教育司署出版的教科書12；同村鄭佛先生於 1925年入學，他指他讀「新書」，

「人手足刀尺」和地理，而最特別的，是他的老師劉福娣，是一位師範畢業女教

師13  ；大圍楊伯 1926 年入學，除了讀《三字經》、《千字文》、《大學》、《中庸》

和《孟子》外，還有地理、常識和尺牘等新科目14。 

 

   

私塾使用的課本。    圖片來源:  攝自香港歷史博物館   

 

學塾的課程革新，與中國和香港的教育發展有關。清政府在 1905年廢除科舉後，

很多新界的傳統私塾在課程上附加珠算、尺牘等實用的常識以應付日常的生活及

謀生所需15。同時，一些新辦的鄉校因受到中國新學制的影響而按照國內的課

程，在儒家的經典上融合西方的教學內容，開辦了算術、歷史、地理、公民修身

等科目。其後，在 1922及 1928 年，香港政府分別頒布了《中文課程標準》及《中

小學中文課程標準》，規定了小學應包括國文、算學、歷史、地理、公民、常識、

衛生、英文、體操、音樂、藝術、家政和女紅等課程16，故此造就了課程革新。 

 

政府在 1914年開始資助新界學塾，對接受資助的學塾亦有所監管，負責巡視學

                                                       
12徐麗儀(1981 a)：黃泥頭鄭富源訪問記錄。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口述歷史計劃 
13呂淑懿(1981c)：沙田黃泥頭鄭佛訪問記錄。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口述歷史計劃 
14佚名(1982)  ：大圍楊伯訪問記錄。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口述歷史計劃 
15香港區域市政局(1995)：教不倦，新界傳統教育的蛻變，頁 16‐17。香港：香港區域市政局。 
16同上，頁 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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塾的人，叫考試官或查學員。打壕墩村的袁振雲憶述，他 1920年代讀書時，考

試官一年巡察學校四次，考試官都是中國人17。蠔涌張士先生指他就學時有一位

姓鍾的查學員負責巡察整個西貢區的學校，他每年到訪兩次，會向學生問書，若

果學生不懂回答，會責備教師18 

 

 

4.4  塾師 

 

傳統私塾的教師亦稱為塾師或蒙師，他們多數是一些做不到官員的讀書人，他們

一般都是童子和秀才，除了當塾師外，亦會替鄉民撰寫對聯、嫁娶或弔祭帖文書

工作。自 1905年廢除科舉制度之後，越來越多塾師從廣東地區聘任而來。1920

年代前，塾師的來源廣泛，水平參差，但亦有的是前清秀才，國內專科或師範畢

業生。由於新辦的鄉村學校的經費有限，所以教師的待遇欠理想，流動性十分大，

造成老師來源缺乏19。 

 

雖然說塾師的水平參差，但在學生和家長口耳相傳間，當時新界東，特別是沙田

區，便出現幾位著名塾師。黃泥頭鄭佛先生指他的老師劉福娣是當時少有的女教

師，曾受教於蔡廷輝與吳耀章門下；而當年以吳耀章、許永慶和馮道良（其實是

洪道良）三位是最著名的塾師，當中據說許永慶是秀才底20。馬料村邱安先生指

洪道良是秀才出身，但以客家話授課的羅文祥也很著名，故有「本地先生吳耀章；

客家先生羅文祥」的兩句佳話21，情況就和今天的補習名師相似 

 

 

                                                       
17敖燕鈴(1981)  ：打壕墩袁振雲訪問記錄。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口述歷史計劃 
18鄭華群(1981)  ：蠔涌張士訪問記錄。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口述歷史計劃 
19香港區域市政局(1995)：教不倦  ，新界傳統教育的蛻變，頁 36。香港：香港區域市政局。 
20呂淑懿(1981c)：沙田黃泥頭鄭佛訪問記錄。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口述歷史計劃 
21徐麗儀(1981 c)：沙田馬料村邱安訪問記錄。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口述歷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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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學童的校園歲月 

 

上水圍廖團耀先生 1914年入學，當時私塾每日三次上課，早上回校稱為「早次」，

讀一小時書，然後背給塾師聽，跟著用毛筆練字；八時左右回家吃早飯，然後九

時回校，習字一小時，之後讀書，十一時背書，然後是「中午課程」了，有時是

作對聯，有時候則是令說，信扎，筆算等；十二時放學回家吃午飯，一時再回校

寫字，二時半開始讀書，一小時後背書，接著塾師便開始解書至五時。五時便可

以放學回家，翌日上課再把前一天塾師所講解的書向塾師背誦和解釋22。這便是

一個學童一天的學習。由於整個教學活動著重背誦，沒有現今教育中師生互動的

問答，故這亦可以解釋為何在大會提供的圖片中，老師是坐在學生後面。這樣，

老師一方面可以聽到學生的朗讀，另一方面可以監察學生的活動，這和現今的課

堂互動方式大有分別。蔡錦泉先生指出，他父親蔡廷輝一班之中分甲、乙、丙三

班，三班程度不同，由此可見一位塾師同一時間在同一教室教授三班不同的學生

23。 

 

陸鴻基指當時的教育是個別化教學，學生既不分班；所以不同年歲、不同程度的

學生都在同一個教室上課。塾師施教的對象是個人，不是全班。學生們分別走到

塾師的大書桌前，塾師每次指點一陣子，教學生朗誦幾句課文，讀的時候用手逐

個字指著，命學生記住每個字的讀音和形狀。第二天，塾師會要求學生個別背向

著書本，憑記憶唸出課本；又或者對著課本，讀出塾師隨手指著的單字，學習塾

師為他們安排當日的一課，然後回到自己的座位記誦課文和練習寫字24。這便可

以解釋，為何大會提供的圖片中，學生的年紀有很大的差異，而且學生們都是一

夥人坐著，但當中有一個學生單獨走到塾師的大書桌旁邊，他便是接受塾師的個

                                                       
22李麗梅(1981)：上水圍廖團耀訪問記錄。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口述歷史計劃 
23呂淑懿(1981b)：小瀝源將蔡錦全訪問記錄。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口述歷史計劃 
24陸鴻基(2003)：從榕樹下到電腦前－香港教育的故事，頁 12‐13。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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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指導。 

 

 

 

 

 

 

 

 

 

早期私塾教學用的算盤。圖片來源:  攝自香港歷史博物館 

 

在假期方面，廖團耀先生表示學塾由每年農曆一月下旬開始，叫「開學」，十二

月中旬結束，叫「解館」，整年很少假期，只有清明、四月八、端午、盂蘭、重

陽和冬至等華人節慶假期，連星期日也要上課。最初沒有暑假，後來由於有查學

員來校才有一個月的暑假25。對於「解館」的日期，除了十二月中旬一個說法以

外，亦有九月初九中旬一個說法。隔田村曾全先生指，雖然有俗語說：「九月九，

先生唔走學仔走，你唔放假我放紙鳶。」但實際上，每年上課直至十二月二十一、

二日26。至於暑假的月份，塾師蔡廷輝之子蔡錦全先生指出是六月整個月，因為

是農忙的日子，叫「放田假」27。 

 

宋學鵬指老師的薪酬並不確定，學費約每年五元，有些塾師還會要求家長支付的

食物開支。我們發現每間私塾的學費有很大差異，但比較著名的塾師蔡廷輝，每

名學童學費為六元，另加白米六斗28。宋學鵬所指的食物開支，原來叫「魚餸錢」，

邱安先生指當時學童要每月交塾師「魚餸錢」兩角29。除了為塾師支付學費和白

米外，有些塾師甚至會要求學生提供勞動服務，南丫闕保陞先生便要為老師斬

                                                       
25李麗梅(1981)：上水圍廖團耀訪問記錄。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口述歷史計劃 
26呂淑懿(1981a)：隔田村曾全訪問記錄。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口述歷史計劃 
27呂淑懿(1981b)：小瀝源將蔡錦全訪問記錄。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口述歷史計劃 
28同上 
29徐麗儀(1981 c)：沙田馬料村邱安訪問記錄。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口述歷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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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煮飯和擔水30；布袋澳劉伯要為老師斬柴、掃地、早上煲茶等31。 

 

 

4.6訓導與紀律 

 

當時的學塾紀律較嚴，故懲罰較重。傳統塾師對學生的處罰有三種：「立」，即是

罰企；「跪」及「責」。其中「責」即是用誡方責打學生，輕罰者打手掌，重則用

誡方打在頭部或臀部32。 

 

蔡錦泉先生指出，他父親蔡廷輝亦有對學生施以體罰，假如有逃學的情況發生，

逃學的第二天他父親便會追問逃學的緣由，若理由成立便沒有事；反之，若理由

不成立，父親便會用藤條打學生的手掌。但有些塾師對學生的懲罰近乎虐待，曾

經有老師發覺學生在上課時伏在桌上睡覺，就一聲不響的走到該學生前面，拿出

煙槍往學生的耳燙下去，令學生的耳朵紅腫了好幾天33。 

 

一些接近水邊的學塾，老師對學生有很有趣的管理方法。大圍楊伯憶述，當時他

的老師為怕學童戲水遇溺，會在學生的手上畫紅圈，以防止學生游水；若老師發

現學生手上的紅圈不見了，便會處罰該學生34。小坑口劉伯的老師不准學生到海

邊玩水，便在學生的手上寫字。曾經有學生手上的字不見，老師便按規則責打學

生手掌，可是學生不肯，更與幾名同學生毆打老師，最終要靠學生的家長責罰他

們35，由此可見學生紀律問題並非近年才出現。 

 

                                                       
30鄧燦耀(1981 a)：南丫闕保陞訪問記錄。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口述歷史計劃 
31鄧燦耀(1981 b)；布袋澳劉伯訪問記錄。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口述歷史計劃 
32香港區域市政局(1995)：教不倦，新界傳統教育的蛻變，頁 41。香港：香港區域市政局。 
33呂淑懿(1981b)：小瀝源將蔡錦全訪問記錄。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口述歷史計劃 
34佚名(1982)  ：大圍楊伯訪問記錄。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口述歷史計劃 
35鄧燦耀(1981c)：小坑口劉伯訪問記錄。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口述歷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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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與香港主流教育接軌 

 

當時新界教育只限於啟蒙程度，新界學童如果要繼續升學，便要到市區升讀主流

學校。隔田村曾全先生便曾升讀油麻地高級小學。他指出政府每年為隔田村學童

提供三個獎學金往油麻地高級小學升學，學生由第八班讀到第四班，若想繼續學

業，便要轉往香港島的皇仁書院，從第三班讀到第一班畢業36。曾先生所言的升

學路線和當時的學制原來大有關係。1930年代，廣州嶺南大學一位學者指出，

當時香港的一百六十四所受香港政府資助、和六百七十五所不受資助的「中小

學」，實際上很多都是私塾，私塾充斥是當時香港教育的特色。他指出香港教育

的「主流」，就是四年私塾、八年英文書館、四年香港大學37。當時官立和補助

學校一般開設八年制的「英文書館」課程，最低的是第八班，最高是第一班38。

如果我們與現代香港教育制度作比較，當時的第八班及第七班，分別為現時的小

學五、六年級；第六班至第四班，分別為現時的初中一、二、三年級；第三班及

第二班分別為現時高中四、五年級。當學生完成第二班時，就相等於以前的中學

畢業；若學生繼續升讀第一班，就是大學預科，可投考香港大學入學試39。由此

可見，新界學塾學童，和市區的學童一樣，可以透過優異成績，與香港的主流教

育接軌。 

 

香港大埔官立漢文師範學堂是新界學塾畢業生另一條出路。政府為了新界教育普

及，但礙於師資難以外求，所以於 1926年在大埔墟開辦「香港大埔官立漢文師

範學堂」，以招募區內有志於鄉村教育的青年入學培訓。他們在兩年的修學期間，

除了師範科目外，還有數學、歷史、地理、生理衛生及園藝農業等的科目。當修

                                                       
36呂淑懿(1981a)：隔田村曾全訪問記錄。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口述歷史計劃 
37陸鴻基(2003)：從榕樹下到電腦前──香港教育的故事，頁 88‐89。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 
38同上，頁 79。 
39同上，頁 80。戰前，香港大學為四年制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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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滿了後，經教育當局的考試合格後，便可以獲政府資助，成立學校任教40。

打壕墩村袁振雲便指出，小學畢業如果成績理想，可以到大埔北約考試，做師範

生，學費全免，三、四年畢業後便可當教師，好不威風41。 

 

 

 

 

 

 

 

 

 

 

 

 

 

 

 

1920年代的衛生科課本。圖片來源:  攝自香

港歷史博物館 

 

 

4.8新界學塾的沒落 

 

學塾是為了訓練學生應付科舉考試而設，但隨著清政府在 1905年時廢除了科舉

制度後，學生從私塾裏所學到的知識已經變得不實用，清政府亦在各地興辦新式

的學堂和推行新式教育42。 

 

                                                       
40香港區域市政局(1995)：教不倦，新界傳統教育的蛻變，頁 36‐37。香港：香港區域市政局。 
41敖燕鈴(1981)  ：打壕墩袁振雲訪問記錄。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口述歷史計劃 
42見潘淑華(2008) ：大埔教育‐‐‐‐從鄉村師範的建立到鄉村學校的消失，頁 212，載廖迪生編《大

埔傳統與文物》。香港：大埔區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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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10年代開始，政府開始關注新界的教育發展，但並沒有作出太大的干預，

除了接受了政府資助的學塾外，新界其他學塾也是相當自由的，它們仍然維持傳

統私塾的教學方式。而那些受了資助的學塾則被政府要求加入新式的課程。1910

年代末，傳統的新界私塾開始與新式學校並存43。 

 

 

 

 

 

 

 

 

由敬羅家塾發展出來的鄉村小學啟智

學校也不敵時代巨輪而結束。自行拍

攝。 

 

在 1920至 1930年代，仿照美國模式四年初小、兩年高小、三年初中、三年高中

的新式學校逐漸有人在香港開辦44。由於新式教育的興起，很多私塾紛紛在 20年

代至 30年代轉型為學校，私塾從此便逐漸式微。在 1930年代，新界區內一些較

為重要的私塾都改稱為「學校」，例如 1931 年屏山的「達德學校」、1932年上水

圍的「鳳溪公立學校」和 1934年元朗大橋村的「鐘聲學校」等，這些新式學校

都在新界區教育佔了主導地位。在 1939年，政府決定在 5年內建立五十所中文

小學作為私立學校的辦學標準，雖然這個計劃因大戰而未能實現，但亦有對中文

小學產生刺激的作用，所以一向重視中文的新界學塾便順理成章地發展下去45。

到了五十年代，鄉村學校發展十分薘勃，學校數目激增，官立學校更有如雨後春

筍般出現，傳統私塾面對這衝擊，於四、五十年代被逐漸淘汰46。 

                                                       
43香港區域市政局(1995)：教不倦，新界傳統教育的蛻變，頁 20‐22。香港：香港區域市政局。 
44陸鴻基(2003)：從榕樹下到電腦前──香港教育的故事，頁 82。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 
45同註 43，頁 24。 
46同註 43，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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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總結 

 

 

5.1新界教育的規模 

 

宋代將學塾分為蒙學和經館：蒙學的目的是以啟蒙、識字和學習基本知識；經館

是在蒙學的基礎上，研習儒家經典、理學，準備參加科舉考試1。中國學塾的功

能和模式便在這個基礎上發展：有以啟蒙為主的私塾；也有為參加科舉為目的。

雖然我們搜尋到的口述歷史資料和宋學鵬的調查報告中，所描述的新界學塾，都

是以啟蒙為主的私塾，但在新界的前代歷史裡，以準備參加科舉考試為目的的書

院，曾經在新界出現和運作，力瀛書院、周王二公書院、二帝書院、敬羅家塾、

藝浣堂、善慶書室、正倫書室、萬石堂和鏡蓉書屋等新界著名書院，都曾為新界

各氏族培育子弟參加科舉，可見新界的前代教育，規模雖然不算大，但在學舍的

設立、教育風氣之盛，比起廣東省其他地區，也並不遜色。 

 

 

5.2學塾教育與政治的關係 

 

中國傳統教育的最高目標是為了科舉考試，故此一提起中國的學塾教育，我們不

其然會想起四書五經、諸子百家等經典和名言，以及枯燥乏味的「死背書」學習

模式。清政府於 1905年廢除科舉後，於各地興辦新式學堂和推行新式教育，傳

統以儒家典籍為骨幹的學塾課程內容受到挑戰。既然不需要為科舉而讀書，學塾

便在四書五經等舊課程的基礎上，加上珠算、地理、常識和尺牘等實用新科目，

以應付日常的生活及謀生所需。隨著政府對新界教育加強控制，1922及 1928年

                                                       
1 周愚文(2001) ：中國教育史綱，頁 245。台北：中正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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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頒布的《中文課程標準》及《中小學中文課程標準》，規定了小學應包括國

文、算學、歷史、地理、公民、常識、衛生、英文、體操、音樂、藝術、家政和

女紅等課程2，這些適應社會的新課程，對傳統學塾課程造成衝擊；加上政府開

辦香港大埔官立漢文師範學堂為新界培育新教師，並資助他們開辦學校，傳統新

界學塾便慢慢走向鄉村學校的模式發展。 

 

 

5.3從教育看香港政治經濟中心的轉移 

 

在現代人的認知中，香港政治經濟中心是香港島的中環，但在英國人未來到香港

以前，現今整個香港的經濟中心是新界。相比香港島，新界更接近廣東省，五大

氏族中，鄧氏最早來港，他們選擇了大帄原地區的元朗錦田定居；其餘四個氏族

陸續在新界定居，發展農業，並建立學塾書院，故在香港地區內著名書院，正如

前述，全在新界地區。相比新界，現在的香港島務農的人數不多，香港仔、赤柱

等地方都是漁村，教育設施自難與新界相比。 

 

英國透過不同條約取得現在的香港，當殖民地政府入主香港後，一直以香港島為

政治經濟中心。政府一方面透過教會和政府本身興辦西式的教育機構；另一方面

資助港島的華人學塾，故此在開埠短短二、三十年間，發展出一個包含中國傳統

私塾、西方傳教士的教會學校和政府主辦學校的教育體系，並蓬勃發展。新界學

童如果要繼續學業，便要到市區升學，可見當時的教育中心已經由新界轉移到市

區。 

 

 

                                                       
2 香港區域市政局(1995)：教不倦，新界傳統教育的蛻變，頁 55-56。香港：香港區域市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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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中西融和的教育模式 

 

傳統以來，香港的教育都限於學塾形式，主要教授中國經典和儒家思想。英國佔

領香港初期，西式的教育已由傳教士帶來，其後，政府對教育發展投下較大資源，

興辦西式的官立學校，於是一個結合中國傳統與英國教育理念、習慣、術語的教

育系統便在香港產生3。 

 

英國入主香港，引入西方的帄等思想，開始容許女子有接受教育的機會，打破中

國傳統，女子踏進學堂，巔覆「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封建歪理。女子的身分地位

提升，使社會出現了更多的人才，而中國傳統封建的舊理念，亦一步步地被進步

的時代洗滌。女子不單能夠尌學，還可以接受師範教育，成為教師，令女性地位

提高。 

 

其後英國開始在香港資助各種私塾，又創立皇家書館，並改革香港學校的課程，

將新式的科目，例如英文、地理、歷史、物理等科引入香港，令香港教育發展得

以進步。另一方面，英文中學(Anglo-Chinese School) 亦包含中文科，這亦見證中

英文化在教育課程中的融合，成為香港本土教育的一大特式。時至今天，雖然我

們讀儒家典籍的機會不多，唯中國傳統和儒家思想所提倡的一些觀念，如尊師重

道和孝義等，仍是老師和學生們認為重要的思想，可見，即使香港教育很大程度

受西方文化影響，但仍不失過往學塾教育主倡的一些特色。 

 

                                                       
3 陸鴻基(2003): 從榕樹下到電腦前──香港教育的故事，頁 32-33。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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